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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我可能錯了》書的心得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二年級 

釋華智 

 

一、幸福是道路 
 

書名《我可能錯了》——僅僅看見封面，我就立刻被吸引；更意外的是，讀完

之後我越發喜愛這本書，並確信自己不會只讀這一次，而是會一讀再讀。生活中，

我們常習慣肯定地說：「我對的」、「我知道」、「我確定」。然而，比約恩·納

提科·林德布勞(Björn Natthiko Lindeblad)——一位曾是經濟專家、立於令人敬佩位

置的人——卻選擇了謙卑的態度：「我可能錯了。」短短五個字，卻是一場巨大的

解放。它讓我們從「必須永遠正確、必須永遠勝利、必須不斷證明自身價值」的壓

力中鬆綁——佛法稱之為「無我」的精神。它為我們打開一片柔軟的空間，在那裡，

我們可以聆聽、接納、放下，於是，便能自由。 

 

讀到作者談「不要相信自己所有的念頭」時，我彷彿再一次回看了多年前的課

題。幾年前，我特別心折於一位教授的開示：「所聞只是所聞，那只是耳根的功能，

不要急著判斷其對或錯。」自那之後，我的實修略有成效，覺得自己活得更慢、更

穩。當然，也有不少時候，依著深厚的習氣，我又忘了這門功課，任由心念牽引，

相信那些憂慮是真的、那些評判是對的。可是如他所說，念頭只是念頭，它們來了

又去，如雲流過。最大的錯誤，是我們把自己與它們同一化；而正是這種同一化使

我們受苦。是的，記住啊——所聞只是所聞，念頭只是念頭。 

 

作者在第三章——多呼吸，少思考——所呈現的東西，讓我給自己畫了一句座

右銘 ：「讓智慧引領我們，但那智慧必須是有休息的智慧，並且是由呼吸所滋養

的智慧。」這個觀點對我而言并不新奇，卻深深打動我；也許是因為這是出自一位

真正身體力行的人，而非僅止於理論。我們都在呼吸，但如何「以呼吸讓智慧得到

休息」，是每個人長期的修養。 

 

籠統而論，無論哪個國家，憲法與人權的設計終究指向人的「追求幸福」之權。

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不盡相同；對我來說，幸福是道路，不是結果。讀完作者的故

事，我對他關於「成功卻不幸福」的自白感同身受。我忽然明白：很多時候，我們

行走其上的是一條看似光亮的路，但內裡卻迷茫、惶惑，不知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我也曾如此。十年前，高中畢業時，我成績不錯，卻不知自己喜歡讀什麼，也沒有

清晰的升學規劃。像作者一樣，我隨手挑了一條看起來「穩妥」的路——申請越南

胡志明市農林大學——最後卻沒有遞交。我不想讓父母為一個我尚未準備好的選

擇白費時間與金錢，但也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於是選擇沉默，甚至一度想著

要不要「撒個謊」——說自己遞了但沒上。 

 

其實，從十三歲起，我便曾萌生出家之心。但當時大家都說我還太衝動，母親

也極力勸阻。於是到了十八歲，我仍無法全心全意投身修學，我就這樣半懸著，方

向不明。直到家中發生重大變故，使父母、尤其是我本人，深深體會到人生的「無

常」。只在一天之內，我便下定決心：說服自己、說服家人，並蒙師長允許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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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那一刻短暫卻無比光亮，我覺得輕安、喜悅，從未有過的歡欣盈滿全身。所

有的猶豫與疑團都消融，只餘一片澄明。我當時只想：「怎麼到現在才看見這個道

理？」回望才懂，一切必須如此發生，才算合理。或許我最心折之處，就是作者強

調：成功與幸福是兩件全然不同的事。我也曾經歷過迷惘與失向，最終，只有當我

選擇一條符合自己深心願景的道路時，幸福才真正現前。外在的成功可以令父母、

朋友引以為傲，但唯有與內在理想相契的抉擇，才使我得安然。 

 

至今走在這條路上已逾十年，確然，沒有一天我感到不幸福。我還想補充：走

在所屬之道，固然使我歡喜；但要讓幸福恆常、堅韌，甚至在逆境中不墜，我有自

己的小祕訣——練習感恩。感恩一切發生在我生命中的事，感恩每一個來到我生命

裡的人，也不忘感恩自己。回頭看，以前做事若沒有心懷感恩（感恩有事可做、感

恩有同伴、感恩被信任託付……還有好多），結果也許不差，卻不見得幸福。於是

我才體會：幸福，就是這條正在行走的路。 

 

二、無常——唯一的真相 
 

當我初學佛法的時候，我幾乎天天哼誦《八大人覺經》：「世間無常，國土危

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  察，

漸離生死。」1 初學時只是順口成習，覺得「挺好聽」；及至逐漸深入佛法，才慢

慢懂得其中旨趣。然而這一次，傾聽一位身罹 ALS（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者

的鮮活經驗，我覺得它不再是抽象的哲學概念，而像一個真切、清亮的事實，正展

現在我眼前。正如作者所說「每個人的人生都包含無窮盡的不確定性。 人生當中

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 那就是：人生總有一天會結束」（第 134 頁，第 21 章）。

這句話並不新鮮，我早耳熟能詳，卻為何仍被它深深觸動？ 

 

我有個習慣——想像自己接到母親過世消息的那一天（對我而言，這是自己最

害怕的事），我會如何面對。我希望在暴風雨真正到來之前，自己的心理與理解已

足夠穩固。因此，每當遇到能使我對「離別」更加堅定的分享或法語，我都會銘記

在心，讓它成為我腦海中純熟的觀照，而不僅是自我說服的理論。作者的故事，正

是其一。他接著補充，除了「生命終將結束」這個事實之外，其餘不過是「希望、 

恐懼、 假設、 願望、 想法與企圖。 我們不妨承認與接受這個事實。 鬆開緊握

的拳頭， 讓張開的手掌充滿生命力。」這段話，讓我極為印象深刻。 

 

沒錯，我們「可能錯」，但「無常」不會錯。這不是執著我相，而是坦然承認。

生死是人生大事，死亡人人必將面對，只是不知何時而已。前一秒還在談論生死，

誰知道下一秒是否就與之相逢？我們所能做的，並不是改變這規律，而是改變看待

它的心與態度。尤其是，在理解生命終有「停泊之處」的同時，我們也要看清楚，

每一站正在發生的事。我們常常把心困在某一站，只因未意識到那不過是個人心中

的「希望、恐懼、假設、願望、想法與企圖」，那是我執，又使我們忘了：「我可

能錯了。」 

 

1 《佛說八大人覺經》卷 1，CBETA 2025.R2, T17, no. 779, p. 715b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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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冠疫情震動全球，無數計畫化為泡影，無數家庭生離死別，無數生命

驟然遠行——這就是無常，從不遙遠。抑或颱風、地震、洪水，頃刻間可以奪走整

個村落。回望一切，無不提醒著：生命如此脆弱易逝。 

 

此後，每當我想起「無常」，不只看見那個「真實」，也看見緊隨其後的「虛

妄」。理解無常，並非為了悲傷，而是為了珍惜分秒。正如《金剛經》所說：「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2人生如幻，而正因看見其

幻，才懂得珍愛當下。 

 

三、當下的智慧 
 

作者提到泰國森林傳統的大師阿姜查（Ajahn Chah），以「叢林砍刀」譬喻智

慧。刀若使用不當，很快就鈍；人的智慧亦然，若總被憂慮、評判所裹挾，便會漸

漸昏濁。唯有我們懂得停下、聆聽呼吸、安住當下，智慧才會鋒利明澈。 

 

大多數人的疲憊並非源自工作本身，而是源於腦海裡不斷奔向未來、或者緊抓

過去。我們很少真正活在一餐飯、一個步伐、一次對話之中。這本書提醒我：安樂

只會在此刻，不在某個「明天」。 

 

自從出家，我有幸在正念與覺知的環境裡滋養自己。十年的訓練，在我之後一

年赴海外生活與修學時，發揮了真實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在未來歲月裡仍將如此。

我之所以選擇法鼓的學校，是因為即便透過螢幕、亦或旁人敘述，我也能感到那裡

濃郁的「禪味」。然而，我早就對自己立下提醒：即使是佛教學院，有早晚課與禪

坐，學校依舊是學校——自律與守護其心始終最要緊。任一所大學皆然，餐廳往往

是最熱鬧之地。大家忙碌，會約著邊吃邊談課業，也趁吃飯結識彼此，珍視共餐時

光；不少人還把餐桌聊天當作練習中文聽說的機會。但我似乎不太習慣那樣。 

 

我是個雙向性格者（ambivert），我喜歡社交，但也需要一個人來充電。因此，

平日裡大家看我活潑、親切、好相處；可一到餐廳用餐，我常會挑個角落，或找個

周圍都是陌生人的地方，讓自己不被搭話。坐下來，清楚覺知每一口飯正送進胃裡。

那是我為身體補給物質能量的時刻，更是我為內在補充心靈能量的時間。我不評判

誰對誰錯，只是選擇讓自己安然的方式——這也是我滋養「當下智慧」的方法。 

 

在大學環境裡，我的那把「叢林刀」常常用於課堂學習，甚至用在許多瑣碎之

事上。若只使用不打磨，鈍掉是必然。大腦已經奔波操勞了好幾個鐘頭，即便該休

息時，我們仍強迫它運轉，日積月累，又怎能不效能下降？我不能說自己在那些一

個人吃飯的時刻「百分之百」活在當下，但至少，我確實感到身心都被重新充電。 

我記得有一次口試，壓力極大。進門前，我只深吸一口氣，對自己說：「此刻

在此就好，不要想分數，不要怕他人評價。」當我真正放下擔憂，答案自然流暢。

這便是「當下的智慧」——簡單，卻管用。 

 
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CBETA 2025.R2, T08, no. 235, p. 752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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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的意義 
 

我最心儀的一章，是作者談到：「生命的意義，是找到並分享你的天賦。」（第

29 章，第 167 頁）早年，Björn 在經濟領域頗為成功，卻不見幸福。直到他察覺自

己真正的天賦在於教導與傳遞安定，他才覺得生命開始有了意義。 

 

我來自越南的山區，性情深受故土影響：堅韌、自由、曠達、直率、團結與真

誠。成長以來，我不斷追求知識；而當我正式踏上修行之路，我漸漸感覺到自己的

使命不僅在「知」，更在「心」。老實說，雖然出國學習的一個心願，是將來能回

饋於越文大藏經的翻譯工作，但那只是較小的目標；更深的用意，是讓自己能日日

親近佛語，調柔凡心，同時向世界各地的德行典範致敬，於是我便能想像自己在三

十、四十、五十，乃至八十、九十歲時，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很多人說我聰明，我也覺得幸運；但你知道嗎？最令我嚮往與親近的典型，從

不是「聰明、能幹、勤奮、嚴謹」這些表象，而是「具一顆慈悲之心」的人。他們

總散發著溫暖與安寧，甚至往往同時具備前述的長處，卻呈現得樸素而可親。我想，

也許上天給了我某種敏銳與靈巧，但若不修習「慈悲」，這份敏捷有時反會使我爭

勝，使我疲憊於自己的天賦。 

 

就我而言，要看見自己的強項並不困難，專注培養也不算遙遠抽象；難的是，

如何以「無名、無利、無執著」的心，將它奉獻給他人，並以充滿愛的心去做。行

菩薩道，終需一顆菩薩心。願這顆小小的菩薩心，容量日漸擴大，得以容納更多顆

心。 

 

令我格外珍視這本書的，是它的真誠。作者既不把出家生活描繪得金碧輝煌，

也不否認重返俗世的艱難。他誠實地說：有時他感到迷惘，有時又被舊習牽引，有

時也會恐懼。然而，所有一切都因為「承認」而被照亮——「我可能錯了」。正是

這份真誠，使我感到每一頁都有溫度。 

 

Björn 的一生可謂圓滿——從經濟專家，到出家僧人，再到 ALS 病者；他以寬

闊的心、帶幾分自嘲的微笑，和謙卑的姿態活著。或許正是這種姿態，把他的生命

化為一堂輕柔而深刻的法課。 

 

合上《我可能錯了》，我覺得自己被一盞燈照亮，照向各自的道路——不是為

了成為一位「完美的僧人」，而是學會更簡單、更當下、更慈愛地活著。我學到，

幸福不是戰勝之果，而是放下所開的花。我學到，智慧不總是肅穆，有時只是對自

己笨拙的一抹溫柔微笑。我還學到，生命就是愛與寬恕——就在今天。 


